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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倭亂題材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書寫

萬晴川 *

一、前　言

一三九二年足利義滿統一之前，日本處於南北朝對峙時期；一四六七年，圍繞

將軍繼承問題，室町幕府內部產生分裂，細川氏和山名氏又進行了長達十一年的內

戰，這時期被稱為日本黑暗的戰國時期。長期戰亂使得當時日本千瘡百孔，經濟凋

敝，荒蕪人煙，那些戰敗的武士和喪失生計的貧民流落為寇，結成海盜武裝集團，

「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1，他們頻繁侵擾中國和朝鮮沿海地區，有些中國海盜、奸

商、無賴及失意文人等也參與其中。尤其是明嘉靖皇帝耽於道教，不理朝政，政治

腐敗，邊防鬆弛，使得倭寇有機可乘，倭患最為猖獗。明王朝為對付倭寇，「用兵

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2，代價慘重，「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

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3。「倭寇」成為「國罵」和恫嚇小孩的詞句，民

眾一聽倭寇如驚弓之鳥，《雲間據目抄》卷三記載的一個故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民

眾的這種心態：嘉靖三十四年 (1555)二月初六日，驛吏飛騎入城，對從者曰：「來

矣來矣！」結果民眾誤聽成「倭來矣」，接著又訛傳成「倭入城矣」，一時「男女

奔竄如蟻，莫可禁遏。相失子女金帛衣錦者無數。時楚兵百餘，分守城樓箭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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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拋戈而走」4。倭亂給人們留下了慘痛的記憶，對晚明乃至以後的中國社會眾多

領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僅以之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就難以數計。早在二十世紀初，

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遊佐徹等就將以倭亂為題材的小說命名為「倭寇

小說」，並進行研究；近年來，大陸和臺灣學人嚴紹璗、劉勇強、張哲俊、王勇、

張志彪、顏美娟等也先後撰文研討。但他們的成果，一般都是研究涉倭文學作品中

的「他者」形象，較少關注這些文學作品的中國人形象。

在戰亂中，受害最烈的無疑是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本文將考察嘉

靖至晚清時期倭亂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書寫。在古代男權社會，女性基本無參與公共

事務和政治決策的權利，也沒有接受軍事培訓的機會，還由於裹腳及性別特徵，所

以在戰亂中遭遇最慘。本文將以明清相關小說為考察對象，參考當時的筆記等各種

文獻，梳理女性在倭亂中的不同命運；以及隨著社會變遷，這些女性如何從弱者演

變為強者的文學形象，這類文學作品又如何顛覆固有的文學觀念，等等。

二、倭亂題材文學作品中女性書寫的內容及其演變

涉及倭亂中女性書寫的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戲曲，詩文中較為罕見，從內容

劃分，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受殘害者的女性，二是脅從倭寇的女性在殲滅倭

寇的戰略中如何發揮應有的作用，三是主動出擊、與倭寇鬥智鬥勇的智慧性女性。

這三種女性形象的形成與各自書寫的歷史語境密不可分，分別對應於嘉靖、明末清

初、清中葉以後三個時期，現分而論之。

（一）少婦汙衊觸白刃

在倭亂中，女性不但受到來自敵方的侮辱、殘害，更悲傷的是，她們還常受到

官軍即所謂自己人的性侵甚至占有。

元以來因倭寇橫行，使得中國人印象中的日本人由原先唐宋時的文雅有禮變為

兇惡猙獰；明中葉以後，幾乎成為「兇惡」、「狡詐」的代名詞，曾經參加過抗倭

戰事的鄭曉，在其《吾學編‧四夷考》中總結道：「其〔筆者注：指倭寇〕喜淫、

4 
〔明〕范濂：《雲間據目抄》（上海：進步書局，1928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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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生、好殺，天性使然也。」5張燮在《東西洋考》中也稱日本人「喜盜輕生，好殺

天性」6。這些特性，在倭寇對待中國女性的暴行中表露無遺。

嘉靖海寧人錢薇，曾任禮科給事中，因疏諫世宗南巡而撤職家居。倭患起，他

請於巡撫王忬，集兵為備，並用詩文記錄過那段悲劇歷史，如〈血淚歌〉記嘉靖三

十四年 (1555)端陽五日與六日，倭寇侵入海寧，大肆屠戮：「此時哭聲動天地，橫

山積血成波濤。少婦汙衊觸白刃，嬰兒中槊殞蓬蒿。」7少婦遭受倭寇性侵後遭到殺

害，在襁褓中的嬰兒也未能倖免。「後七子」之一的宗臣，曾任福建參議，親自參

與過抗擊倭寇，在其實錄性的散文中寫道：「且夷之來也，殺人之父兄，虜人之子

弟，辱人之妻孥，毀人之廬塚，不下千萬。其野哭巷呼者，蓋聲塞天地也。」8更為

滅絕人性的是，倭寇把殺戮當作一種變態的娛樂活動：「束嬰竿上，沃以沸湯，視

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

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9這段話在鄭曉的《吾學

編》、錢薇的〈與當道處倭議〉、薛俊的《日本國考略》等多種文獻中都能見到，

明末小說《醉醒石》第五回〈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中也有同樣的

描寫。還有指揮過抗倭戰鬥的唐順之，也在詩中寫道：「賊來窺戶正臨妝，虜得吳

娃似孟姜。簫鼓滿船催送酒，大王今夜作新郎。」10以上記述都來自戰場見聞，均

可採信，當時還有不少專門記錄倭亂的筆記，其中的描述比詩文更為具體。如嘉

靖海鹽人采九德撰〈倭變事略〉，記正統四年 (1439)四月，倭寇浙東，「有避寇村

婦數百，襁負幼小，齊渡西浦橋，值天雨橋滑，皆棄兒匍匐以渡。河畔積孩屍甚

多，悲號震野」11。婦女們為逃命，不得不忍痛放棄自己懷中的嬰兒，這是何等的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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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 12冊，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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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社，1997年），第 97冊，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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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頁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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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書店，1982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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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慘劇！四月十四日，硤賊據惠刀寺山頂，懸大白旗為號，「出掠則揚旗，歸巢則

偃之。所掠蠶繭，令婦女在寺繰絲，裸形戲辱之狀，慘不可言」12。萬曆初進士、福

建長樂人謝杰的《虔臺倭纂》轉述《籌海圖編》中的話說：「每擄婦女，夜必酒色

酣睡。」13倭寇不但驅使俘虜的婦女勞作，還要供他們泄欲，因此，婦女們為保命

可以忍痛割捨幼兒，如果被擄，只有尋機自裁，假使忍辱貪生，即便活著回來，也

不被社會所容。《籌海圖編》卷十就專門記載在倭亂中死難的烈女，他們為捍衛貞

潔，或赴井而死，或投水溺亡，或罵賊被殺。如嘉靖三十八年 (1559)四月，賊犯象

山，欲姦丘氏，丘氏不從，執木棍擊之，中賊首，賊以刃刺其腹而死。二月，賊犯

湖州、烏鎮，生員錢欽婦茅氏懷姙已九月，賊欲汙之，抱子沉河而死，「賊憤之，

復抽刃剖其腹，路人聞之，無不流涕者」。嘉靖三十五年 (1556)四月，慈溪大族沈

宏因曾率族屬斬倭賊百餘，倭寇破慈溪時，沈宏召集沈氏族人誓言曰：「無出。婦

女無輦貨財以死守，不能者戮之。」章氏則召集沈氏眷屬誓言曰：「男子死戰，婦

女死義，辱與死等耳。」諸婦曰：「諾。」既而男子與賊搏鬥，群婦聚於一樓，倭

賊衝入屋內，章氏首先出來，投河而死，周氏、馮氏繼之，共死一所。葉氏正在為

丈夫礪刀，倭賊已推開門戶進入內室，葉即以刀斫賊，接著自殺。孟氏、孫氏娣姒

為賊所捕獲，相扶不放，罵賊，奪賊刀自刺。思橋之難，沈宗婦死者三十餘人 14；

闔族男女老少無不戰鬥到最後，慷慨赴難。明崔嘉祥《崔鳴吾紀事》又記載了一則

作者親眼目睹的悲劇：「嘉靖丙辰春，島夷入寇。寇退，予自嘉興歸。道經嘉之里

仁鄉，有屍浮于中流。視之，則處子也。鬢髮方尺許，年可十六七。其衣袂間血津

津溢，下裳盡裂，腹股刲剮，玉顏委謝，肢體殘敗，慘不忍言。詢諸鄉之人，莫悉

所從來。蓋必遇賊之女，汙之不可，驅之不從，甘委命者耳。彼父母兄弟，意其俘

矣，寧知酷烈如是。又不然，舉家淪鬼錄矣。如有存焉，忍不以一杯土，覆此貞烈

哉！因知世間高風勁節，湮沒無聞者甚多。有司歲所表揚，率富家巨姓，力足以夤

緣者，輒濫恤典。而孤寒之人，竟與中流女以俱淪，悲夫！」15崔氏只能通過屍體

的表徵來推斷這個不屈的靈魂是如何遇難的，而這樣的烈女究竟有多少，已無從統

12 
同前註，頁 99。

13 
〔明〕謝杰：《虔臺倭纂》上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0冊，頁 251。

14 
參見同前註，頁 246-247。

15 
〔明〕崔嘉祥：《崔鳴吾紀事》，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937年），第

2956冊，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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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華亭人范濂《雲間據目抄》卷三又記嘉靖三十三年 (1554)三月二十七日倭寇攻

入金陵時，「殺戮淫妒無算」；四月初五日，倭寇進逼上海城下，一路殺人放火，煙

焰燭天，三晝夜不息，城中震恐。有個染坊老闆，因二個女兒貌美足小，倉卒不能

走避，父母就用大染缸把他們罩起來，結果被活活燒死，見者無不揮涕歎息。有府

庠生韓似松一門爭死，群倭以刀刃加似松，其妻號哭求救，倭一併殺死，其子為母

痛哭，亦遇害 16。

總之，淫毒殘暴是倭寇留給當時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明代繪

畫「太平抗倭圖」和「抗倭圖卷」中，都繪有倭寇姦淫婦女的情景。明清小說中的

相關描寫，與上述文獻中的記載也若合符節，不必借助文學的想像與誇飾。如馮夢

龍《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擄得婦女，恣意姦淫，弄得不耐煩

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贈。只是這婦女雖得了

性命，一世被人笑話了。17

倭寇擄掠中國人後，有的被販賣到日本甚至葡萄牙等國為奴，有的則剃成日本人髮

型，在入寇中國時用為前驅，其中能有機會回到祖國，與親人團聚的幸運兒是極

少數。〈楊八老越國奇逢〉就是這樣的故事，但在男權社會，女性基本沒有什麼選

擇，或者忍辱偷生成為倭寇的玩物，這種人即便後來為剿滅倭寇立下功績，還是被

正統社會視為不潔之物，難以接納，如後來小說中的王翠翹。所以大部分女性被俘

後，只能找準機會自盡。

明末《西湖二集》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戰功〉寫嘉靖三十三年 (1554)汪

直攻打嘉興、海鹽等浙西地方時，「倭奴左右跳躍，殺人如麻，姦淫婦女，煙焰漲

天，所過盡為赤地，柘林、八圑等處都作賊巢」18。《型世言》第七回〈胡總制巧用

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也寫到這場劫難：倭寇「若一遇著，男婦老弱的都殺

了，男子強壯的著他引路，女婦年少的將來姦宿，不從的也便將來砍殺，也不知汙

了多少名門婦女，也不知害了多少貞節婦女」19。吳越繁華之地，頓成廢墟，倭寇侵

擾東南沿海的目的，無非是子女玉帛。清初呂熊《女仙外史》第四十四回寫朱棣派

16 
范濂：《雲間據目抄》，頁 30。

17 
〔明〕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喻世明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卷 18，頁 257。

18 
〔明〕周清原：《西湖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年），頁 546。

19 
〔明〕陸人龍：《型世言》（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100 。



•   120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九卷 •第二期 文哲論壇

遣衛青赴日借兵，衛青在回國的途中葬身魚腹，眾倭便商議何去何從，倭酋滿雄大

言道：「俺們利的是沒有衛青。他若在時，做了嚮導，只到得沿海數處地方，有恁

的女人、財寶？他今死了，俺們各處殺去，搶他小年紀的婦女，滿載而歸，豈不逞

俺們的意麼？」眾倭聽了此話，齊聲附和，便向西北進發，甫一登陸，「倭奴等吶

喊一聲，踴躍而上，如蜂擁蟻附，奔向各村堡，搜尋婦女，早已躲得沒影」。晚清

小說《雪月梅》描寫更為細緻，如第二十三回：「且說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殺掠，

鉅賈富室，罄擄一空。婦女三十以上無姿色者殺戮無存，少艾者驅使作役，青天白

日，群聚裸淫，少不如意，揮刃濺血，群婦股裂受汙，天日為慘。」華秋英被俘

後，親見倭奴一邊強迫擄掠來的婦女與他們造飯，一邊當眾宣淫，華秋英設法逃出

魔爪，約莫走了四五里的光景，「只聽得後面哭聲震天，回頭一望，見西頭煙火沖

天而起。原來這些倭奴飽飯後探聽得有官兵到來，卻將這些婦女關閉在屋，放火焚

燒且去。可憐這些婦女既遭淫汙，又活活燒死，慘不可言」20。

更令人悲憤的是，在倭亂中，侮辱、殘害婦女的還有「自己人」，即那些趁亂

打劫的暴徒和前來解救她們的官兵。〈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就

寫倭寇到處殘殺時，老百姓驚恐萬狀，路上風聲鶴唳，東西奔跑，走頭沒路。一些

暴徒趁機凌虐老弱，欺弄婦人，恐嚇搶奪，無所不至。當時倭亂最嚴重的江浙和福

建地區，都從兩廣等外地徵調過援軍，稱為「客兵」，但這些客兵毫無戰鬥力，殘

害百姓卻是內行。萬曆年間的長篇小說《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中就寫到宗臣和顏

御史、曾御史三人談客兵之事，曾御史揮涕問宗、顏二公曰：「吾聞敝省已調湖兵

防寇，未知曾到否也？若湖兵果到，吾懼閩人之被禍深也。」宗提學問其故，曾御

史曰：「日前學生到玉山縣之時，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縣六日，家掠戶殘。會

有嫁其女於人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將遣也，乃持刀劈開其門，舁其女，

以去。及別家，窺有少婦貌美者，粵兵亦輒舁之同去。兵又囑其倘或途中有人問：

『此女是誰？』汝等則對他說是粵兵帶婦也。若不遵吾輩言語，有敢言被擄來的，

吾即殺之。粵兵言罷，而輿中少婦乃含怒而不敢言，盡皆嚶嚶而之人亦聞而悲之，

皆不能問也。當有玉山縣主簿一日屯此，吾將逸去（逸，逃也）矣。因往閱之，見

途中其戎若絲而黑者，皆人之頭髮也，而雞豕牛馬皮毛有說道路矣。」曾御史講述

粵兵擄掠美貌女子，假扮成自己的婦人，威脅遇到盤問時不能說出真相，否則性命

20 
〔清〕陳朗：《雪月梅》（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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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百姓雪上加霜，受到倭寇和官兵的雙重殘害，命運十分悲慘 21。而有的地方

官兵也一樣，如浙福巡撫都御史阮鶚赴任時，其所統轄的士兵「所過郡縣村落，爭

奪人財貨，姦淫人妻女，甚至有為其妻女財貨而致兵士殺死者，比比皆是，福建之

民，咸疾首蹙額曰：『倭賊未去，又添一大倭賊至矣！何時得見太平天日耶？』舉

家相向而哭」22。阮鶚奢侈靡費，不但不加管制，還縱容部下，百姓申訴無門。臺州

仙居女子葉英娘有殊色，聰明伶俐，凡女工書算，無不諳曉，嫁與書生吳道直為

妻，未經半載，為賊所擄，賊每欲犯之，英娘輒詬罵，拒之再四。賊見其美，不忍

殺害，乃囚於民舍。後來都督劉顯趁夜劫寨，奪回被擄者七百餘人，劉都督揀選其

中女子有殊色者，以充後陳，餘悉放之，英娘不幸被選中，悲不自勝，乃作哀詞兩

首以自吊。劉都督每夜必設宴，令妓奏樂侑酒，忽聽到英娘哀聲，大怒，喝令軍士

將她拿下，推出轅門外斬首。英娘哀訴甚切，劉都督不聽，竟斬之。左右將佐，有

偷淚暗泣者，莫敢勸救。吳道直聞知妻子被殺，冒死至軍營購求遺體，放聲大哭，

死而復蘇者再。他將妻子屍首斂殯後，復至轅門泣訴。劉都督大怒曰：「轅門外有

無故哭泣者，明示軍法。」吳生哭告無門，連戚繼光也無可奈何，只得含淚而出，

徑至妻墓，自刎而亡。戚繼光聞知此事，下令以後凡是從倭賊處奪回男女，令人尋

覓攜去，不責償 23。從這個故事看來，官軍甚至不如倭賊，英娘在倭窼中倘能保住貞

潔和性命，被官軍奪回後，不但受汙，而且丟了性命。有時甚至官宦家的女眷也不

能倖免，如〈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記莆陽閑住參政王鳳靈，在嘉靖四十一年 (1562)

倭寇攻陷莆陽時被害。次年十一月，都督劉顯率兵應援興化，由於行事不機密，被

倭寇攻陷興化城，賊遂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而劉顯乘亂

擄執城中逃出的婦女，王鳳靈繼妻年少，亦為劉顯擄去 24。明末小說《醉醒石》第五

回〈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就以福建興化陷落為背景，既歌頌忠臣烈

婦，又揭露劉顯及其部下的罪惡。興化衛指揮僉事姚指揮在保衛興化時英勇捐軀，

其妻武恭人和妾曹瑞貞抱著兒子逃亡，一路受盡磨難，路上遇著官兵攔住去路：

見他兩人行李雖無，卻有顏色，道：「不要別處去了，前面有倭子，有賊，

21 
〔明〕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3輯，頁 87。
22 
同前註，頁 39。

23 
同前註，頁 121。

24 
采九德：〈倭變事略〉，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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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營中去快活去罷！」把他兩個推著叫走。曹瑞貞道：「你們是官兵，

怎敢如此無狀！這是姚爺奶奶。」官兵道：「甚麼姚爺奶奶！我們陪睡的，

那一夜不是奶奶小姐，營中儘多，不作。肯走便走，不肯走拴了走。再無

禮，刀在這裏，不學砍你這一個人。」便拔出刀來。武恭人道：「你砍！我

朝廷命婦，在城中已拼死了。」官兵叫且拴起來。只見曹瑞貞從從容容的

道：「你們不消性急得，這位是位夫人，他斷不失身的。不若你放他去，我

隨你去。」眾兵道：「怕他甚夫人，偏要拿他去。」一個道：「只怕他隨我們

去快活得緊，趕他回不回哩。」又一個道：「這個兒年紀小，人兒好，說話

也軟款，等他隨我們罷。要那老貨做甚麼！」25

於是這些軍士放走武恭人，曹瑞貞將孩子遞與武恭人，隨官軍而去，後來估計武恭

人走遠了，瑞貞不肯再走，倒剔雙眉，豎著眼大罵，一個官兵性起，劈頭一刀將瑞

貞劈死。戰後，武恭人將姚指揮拒戰死忠，並曹瑞貞死節情由，具呈府縣。縣官怕

劉顯體面上不好看，將曹瑞貞死因改為遇倭罵賊，不屈死節。

人類本有保護弱小的意願，即便是在戰爭中，老弱婦孥都應該受到人道對待，

但在倭亂中，婦孥受到的傷害卻是最大最深的，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恥辱。這些倭

寇小說，通過表彰節烈，表達對她們悲慘遭遇的同情，以揭露倭寇和官兵殘害無辜

的罪惡。這類記載，在各種文獻資料中都基本相同，近乎實錄。

（二）柔豺虎於衽席

歷史上由於倭寇喜歡搶奪婦女的特點，而胡宗憲又曾利用離間計、美人計滅了

江浙倭寇。於是，這就給人們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有關美女間諜的故事就開始

從有限的歷史記載中繁衍出來，獨立成支，通過加工、想像形成倭亂中女性故事的

一種，王翠翹的故事就是這樣形成的。總之，這類故事就是人們想像被擄的女人如

何發揮女性自有的優勢，為抗倭立下戰功。所以，上一節的描寫近於實錄，敘述的

故事「是這樣」；而這一種故事是在一些有限的歷史材料的基礎上虛構而成，敘述

的是「可能這樣」的故事。

目前學界有關王翠翹的研究成果可謂多不勝數，但從性別敘事角度考察的還未

見。一般認為，記載王翠翹的最早資料是茅坤的〈紀剿除徐海本末〉，未署寫作時

25 
〔清〕東魯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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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董文成先生根據《借月山房彙鈔》後邊的「謝湖老人漫筆」推斷該書寫於乙未

年即一五五九年 26。茅坤是明代的「唐宋派」散文家，《四庫提要》云：「坤好談兵，

罷官後值倭事方急，嘗為胡宗憲入幕，與共籌兵計。此編乃記宗憲誘誅寇首徐海之

事，皆親所見，與史所載亦多相合。」27該文記載胡宗憲「數遣諜持簪珥遺徐海兩

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徐海縛陳東」，後來徐海被殲，這兩個侍女也被俘，並知悉

她們的名字分別是王翠翹和綠珠，都是歌伎出身 28。該文後面還附有〈王翠翹傳〉，

學界一般認為後來種種王翠翹故事的作品，都是由這篇簡短的傳記生發出來的。

但陳益源先生認為這篇附記不是原有的，而是後人加上去的，「因為這篇短文暴露

了胡宗憲酒後調戲翠翹的醜態，絕不可能出自胡宗憲平倭時的幕賓茅坤的筆下，也

不應該是茅坤〈紀剿除徐海本末〉原始的附錄，今存各本《徐海本末》，便有附有

不附者，顯然這篇〈附紀〉是後人附加上去的。經查，所謂〈紀剿除徐海本末‧附

紀〉，實乃取自馮夢龍《智囊》卷二十六的〈王翠翹〉，文字不二。而《智囊》所

收，又是徐學謨 (1522-1593)〈王翹兒傳〉的縮寫。由於徐學謨的〈王翹兒傳〉，早

已收入萬曆五年 (1577)初刻的《徐氏海隅集》文編卷十五，當係現知最早的王翠

翹傳記，並經多書輾轉收錄，影響頗大，這才是日後各種王翠翹故事生發的主要源

頭」29。此說甚是，早期有關王翠翹的資料應該非常簡單，有的材料甚至不書其名。

如樊維城於嘉靖三十七年 (1558)彙編的《鹽邑志林》記載：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八月十九日，「海〔徐海〕知危在旦夕，漏二鼓，遣親密護送二愛姬出巢逃遁，會

葉麻 30黨深銜海，夜每伺於巢側，不得出」31。嘉靖末萬曆初時華亭鍾薇輯《倭奴遺

事》中則記載：「〔徐海、陳東等〕攻桐鄉急，胡公宗憲恐其合力並攻，使人行諜于

賊首徐海，餌之金帛妓女以懈其心，誘其歸順，奏請釋罪，雖未盡信，簧鼓其心令

26 
董文成：〈《金雲翹傳》人物原型考〉，《明清小說論叢》（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
4輯，頁 81。

27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 577。

28 
〔明〕茅坤：〈紀剿除徐海本末〉，中國歷史研究社編：《倭變事略》，頁 147。

29 
陳益源：〈王翠翹故事演化過程中的兩個盲點〉，《中國俗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

都：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2002年），頁 5。
30 
此人名字各書記載不一，亦有作「麻葉」者。

31 
〔明〕樊維城：《鹽邑志林》，收入《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 24冊，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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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桐鄉圍。」32有關胡宗憲給徐海送妓女的記載，還見於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

錄〉：「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

匹，月下舁送徐海，而不及麻葉。葉知之，疑有異志，遂拔砦歸，城不得破。」33從

這些記載，難以看出徐海的兩個叫王翠翹和綠珠的愛姬，就是胡宗憲送給他的那兩

個美妓。如果是不同的四個人，則徐海自己的兩個愛姬是在胡宗憲的利誘下勸降徐

海的，而胡宗憲贈送給他的美妓則顯然負有間諜使命，在剿滅徐海的戰鬥中，想必

多少也會發揮一定的作用。

徐學謨撰寫的〈王翹兒傳〉是目前所見第一篇關於王翠翹的傳記，篇末有外

史氏曰：「余過海上，海上之搢紳先生多能道翹兒死事，蓋得之華老人口云。」說

明這個故事來自親歷者華老人之口。但文學傳記往往不排除文人的狡獪之筆，這些

故事有多少是出自華老人之口，又有多少是作者虛構的，我們無法知道，但其中有

文學修飾、虛構則是肯定的。小傳寫翠翹本係臨淄民家女，自少鬻於娼家，冒姓為

馬，故稱馬翹兒。馬翹兒能歌，但不喜獻媚客人，「雖富商大賈，多金相饋，意如

不合，輒惛惛不開眸」，常惹來其假母打罵，但她仍不改初衷。後來她擺脫假母，

獨居海上，喜與文人往來，樂善好施。徐海攻入桐鄉時，擄獲翹兒，愛幸之，尊為

夫人。然而，她雖身在賊窼，生活優裕，但內心並不快樂，希望有一天可以重回故

土，過上平淡生活。她深明大義，有報國之心，常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勸徐海歸

降。徐海聽信翠翹之言，結果身死人手，翠翹也被俘。胡宗憲大擺慶功宴，命翠翹

佐酒，眾人大醉，調戲翠翹，第二天酒醒，胡宗憲將她贈與一客兵酋長。翠翹感歎

道：「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在同酋

長回鄉途中，路過錢塘，投水而死 34。在這篇傳記中，王翠翹的形象已相當豐滿，

身上有知識人的氣質，而又篤信「義」，為國家而出賣徐海，又為徐海而殉身；胡

宗憲的行為雖然輕佻，但並沒有受到譴責。王翠翹雖然是為國家而犧牲了徐海，但

按照儒家的說法，徐海對他寵愛有加，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她對徐海的敗亡負有責

任，頗像亡國的紅顏禍水，因此，無怪乎像胡宗憲那樣的士大夫仍歧視她，她只有

通過死亡來洗涮自己。

32 
〔明〕鍾薇：《倭奴遺事》，收入同前註，頁 626。

33 
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頁 103。

34 
〔明〕徐學謨：《徐氏海隅集文編》卷 15，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24冊，頁 758-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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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接著又有戴士林（或作戴士琳）的《李翠翹》，情節、文字與〈王翹

兒傳〉稍有不同，「王翠翹」改作「李翠翹」，更重要的是，戴傳將徐傳中翠翹與

華老人的關係置換為翠翹與羅龍文的關係，詳述兩人相識、分離、重聚及羅生負心

的曲折過程 35。大概因為華老人與王翠翹年齡差別較大，無法把兩人演繹成愛情的關

係，而置換成羅龍文，就解決了這一問題；在間諜故事中插入女主角與俠客的三角

羅曼故事，無疑對讀者會更有吸引力。此外，還有余懷的《王翠翹傳》，又將徐傳

和戴傳中相貌平平的翹兒，改為「美資首，性聰慧」，為後來文人進一步渲染王翠

翹「才美雙全」奠定了基礎。而美女與俠客的故事至此修飾完成，而且餘傳特別增

補了徐海在為盜之前就與翠翹相識的情節：

歙人羅龍文饒於財，俠遊結賓客，與翠翹交歡最久，兼昵小妓綠珠。而徐海

狡佻，貧無賴。方為賻徒所宭，獨身逃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其

壯士，傾財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昵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

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居人下

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

別去。36

如此一樣，後文寫「凡海一切計畫，惟翹兒意指使」才顯得更為可信，故為後來

的長篇小說《王翠翹傳》所繼承。作為明遺民的余懷，又在該傳中融注了個人的

家國情懷，通過王翠翹的形象諷刺那些靦顏事敵的明朝官僚士大夫，罵他們不如

妓女：「人當自重其死，彼娼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娼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

者，何也？悲夫！」崇禎六年 (1616)陸人龍所撰《型世言》第七回〈胡總制巧用

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基本敷演徐學謨的〈王翹兒傳〉，但詳細補敘了王翠

翹由良家女淪為妓女的不幸遭遇，這樣，王翠翹就由前面傳記中的「才女」和「義

女」兩個人格維度，再增加了一個「孝女」的頭銜，而且更加強化了她對徐海的

感情。針對胡宗憲食言殺害徐海一事，王翠翹說道：「予嘗勸明山降，且勸之執陳

東，謂可免東南之兵禍。予與明山亦可借手保全首領，悠游太平。今至此，督府負

35 
〔明〕黃宗羲：《明文海》卷 414，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396冊，頁 758-759。
36 
〔清〕余懷：《王翠翹傳》，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 262

冊，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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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予負明山哉！」37可見，她勸徐海投降，是為國家生靈免遭塗炭，她不再是余懷

筆下見財心動的「欲女」，也不僅僅是徐學謨筆下完全以忠義報國的烈女，而是對

徐海有深厚的感情，她是真心真意為徐海和自己的將來考慮。因此徐海死後，她準

備跳河自盡，但被胡宗憲的士兵攔住，她因不得與明山同死為恨，嘗怏怏不樂，自

此「盡棄管弦，不復豔妝」。胡宗憲在慶功宴上，強召翠翹出席，公然對著眾人稱

她是亡國的西施。酒至半酣，擁翠翹而坐，逼之歌三詩。三司起避，席上哄亂。次

日酒醒，宗憲殊悔昨之輕率，又不顧翠翹不高興，將她作為禮品送給土司彭宣慰。

舟至錢塘，她大呼曰：「明山！明山！我負爾！我負爾！失爾得此，何以生為！」

奮身投江而死。翠翹投江而死，胡宗憲得知消息，不覺淚下，道：「吾殺之！吾殺

之！」命中軍沿江打撈其屍，得之於曹娥渡。宗憲曰：「娥死孝，翹死義，氣固相

應也。」命葬於曹娥祠右，為文以祭之。小說結尾，作者寫華萼渡曹娥江時，夢入

仙府，見到翠翹，自述因生前節烈，且有生全兩浙功德，上帝特授忠烈仙媛，佐天

妃主東海諸洋；並暗示胡宗憲因誅殺降人，致翠翹以死，將受到「命斃於獄」的報

應。在這篇小說中，王翠翹的性格更富層次化，形象更生動，且更可信；胡宗憲形

象的塑造也沒有平面化，他從最初的賤視王翠翹，到後來的肅然起敬，再到最後的

後悔補過，都不是後來小說中的丑角化的胡宗憲形象所能比擬的。這是一個底層知

識分子的態度，當然也包括迎合觀眾的改寫努力。所以，有把徐海與王翠翹改寫成

草莽英雄和落難美女故事的苗頭，後來有些的文學作品，就是這樣的主題。

上述傳記、小說中的內容，甚至影響到當時及後來的史書編撰，如談遷《國

榷》卷六十一記嘉靖三十五年 (1556)：「七月，胡宗憲以簪珥遺徐海侍女翠翹、綠

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獻朝廷。」38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記：「初，胡宗憲

以簪珥遺徐海侍女翠翹、綠珠 ，令日夜說海 ，縛陳東以報朝廷。」39《明史‧胡宗憲

傳》和《明通鑒》較為謹慎，採取《鹽邑志林》、《倭奴遺事》等書中的寫法，未

提及二侍女的具體姓名 40。

王翠翹故事的最終生成，除上舉傳記資料外，也不排除受到當時一些筆記中

37 
陸人龍：《型世言》，頁 106。

38 
〔明〕談遷：《國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 566。

39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859-860。

40 
張廷玉：《明史‧胡宗憲傳》，頁 5412；〔清〕夏燮：《明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
2359-2360。



•   127   •

明清倭亂題材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書寫文哲論壇

相關記載的啟發。如嘉靖時〈倭變事略〉載：嘉靖三十四年 (1555)乙卯，倭賊攻

入海鹽，「賊中有舊掠袁花鎮祝婦者，葉麻擄獲之，從賊過南關，見我關上有兵，

婦按轡行，與賊語，賊若受其約束者，遂抵破塘關」。而徐海心豔祝婦，有奪取之

心，「初七日，葉麻遣百餘賊駕六舟至袁花，取祝婦。婦杭人，有姿色。初葉犯袁

花，劫以為妻。居沙久，一日思鄉流涕，葉憐而遣歸。至是得蔣說，六酋晝夜為

計，會飲，徐酒酣，謂葉曰：『兄嫂幾何？』曰：『無。』徐曰：『聞有一祝氏，何

曰無？』曰：『去矣。』徐又曰：『佳人不易得，汝棄吾當取之。』葉怒曰：『聞汝

六、七妻妾，肯與人否？』徐亦怒，二酋交惡，自是有隙。然徐善謀而葉尚勇。徐

憚葉，佯笑而解，葉恐其真取，故有是遣，六舟在道，劫財殺人。初八日，既取祝

婦歸，由道塘入常姓民家，索飯掠財，婦以為言，賊稍止。次尚胥橋，壺陽鄭侯以

欽取，往郡辭官，適遇賊，幸遇兵船濟之，得免。婦至巢，其黨稱賀者累日。」41從

這些材料可以得知，祝婦雖然是被葉麻劫以為妻，但後來兩人之間培養出了一定的

感情。葉麻比較順從祝婦，後來祝婦想念故鄉，葉麻還派人送她回家省親，之後又

回到賊窼。而徐海也垂涎祝婦，與葉麻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為後來胡宗憲離

間他們之間的關係奠定了基礎。

清代的王翠翹題材小說戲曲，主要圍繞王翠翹與不同男人的組合方式而進行敘

事，王翠翹與華老人、羅龍文的故事已摒棄。

其一是才子佳人模式。如明末佚名《兩香丸》講述顏潔與白蓉仙、白眉與王

翠翹兩對才子佳人悲歡離合的故事。在這部戲劇中，作者虛構了一個與王翠翹匹配

的才子白眉，並寫王翠翹和白蓉仙得授九天玄女兵機劍法，在後來顏潔和白眉督師

征倭、被賊圍困的關鍵時刻，飛劍入陣，大敗倭兵，徐海投海自盡。王翠翹被塑造

成一個鬥士，這是與其他所有王翠翹題材作品中的王翠翹形象不同的。清初青心才

人創作的長篇小說《金雲翹傳》也是才子佳人的敘事模式。作者虛構出一個書生金

重，敘述王翠翹與金重偶然相遇，一見鍾情，私定終生，最後團圓 42。以金重與翠

翹的悲歡離合為線索，倭亂為背景，「情之一字，乃此書之大經；苦之一字，乃此

書之大緯」（評點語）。此外，小說還體現出鮮明的女性自覺意識，這是才子佳人

小說的普遍特徵。在《金雲翹傳》中，王翠翹最初只是想追求美好愛情，但在遭遇

41 
采九德：〈倭變事略〉，頁 91、103。

42 
〔清〕青心才人編：《金雲翹傳》（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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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變故後，她逐漸意識到女性地位低下，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人生最苦是女

子，女子最苦是妓身。為婢為妾俱有主，為妓死生無定憑。」（第十一回）她還受

到禮教「發乎情，止乎禮」的影響，雖然敢於與金重後花園私訂終身，卻堅拒金重

的非分要求。她認為始亂終棄是女性悲劇的根源，男女之間的心靈共鳴比肉體結合

更為重要。由於屢遭不幸，雖然她一直抗爭，甚至以死相搏，但總是事與願違，不

得不皈依佛門，逆來順受。她最後投江自盡，雖被人救起，卻已萬念俱灰，經人苦

勸與金重結為夫妻，但再不肯行夫妻之實。在這部小說中，她對徐海只有恩情沒有

愛情，徐海為她報仇，懲罰那些曾經傷害過她、給她帶來苦難的人，她成了徐海

的女人是以身報恩。這樣，也就為她最終為了國家民族而出賣徐海埋下了伏線。

這是這部小說在處理王翠翹與徐海關係時，與其他文學作品的一個最大區別。總

的來說，這部小說中的王翠翹是個有膽有識、敢作敢為的女子。小說中還稱徐海

是「好漢」，「開濟豁達，包含宏大。等富貴若弁毛，視儔列如草莽，氣節邁倫，

高雄蓋世，深明韜略，善操奇正」。早年習儒不就，棄而為商，財用充足，最好結

交朋友，一諾千金，是個草莽英雄。由此看來，清初有些倭寇小說戲曲已經開始轉

移主題，不再是揭露倭寇給人們帶來的災難，而是圍繞著王翠翹和徐海的情事進行

敘事。清代夏秉衡的《雙翠園》，是改編自《金雲翹傳》且最忠實於原著的傳奇。

作者特別突出翠翹的「豔心俠骨」，「罵帥」一齣，王翠翹面對胡宗憲的調戲，不

似小說中那般忍氣吞聲，而是大聲斥駡，指責胡宗憲身為主將，不能血戰沙場，憑

著三寸不爛舌，玩弄陰謀詭計，不講信用，濫賞冒功，圖姦囚婦，明犯法條！顯示

出她不畏權貴，視死如歸的俠義情懷。最後由皇帝誥封，翠翹與金重結為夫妻。葉

時章的傳奇《琥珀匙》也是根據《金雲翹傳》改編的，不過王翠翹、金重、徐海之

名，分別改為桃佛奴、胥塤和金髯翁，結尾變成了大團圓結局。

其二是紅粉佳人與草莽英雄的故事。如王鑨的《秋虎丘》，陳益源先生通過文

獻梳理，認為《秋虎丘》中汪璞和于桂娘的情節來源於《金雲翹傳》，而王翠翹與

徐海的歷史故事則來源於《王翠翹傳》43。《秋虎丘》劇情很複雜，全劇以嘉靖年間王

翠翹和徐海的故事為背景，以汪伯玉和于桂娘的悲歡離合，構成基本的戲劇衝突。

全劇以汪璞和于桂娘的愛情波折作為貫穿始終主線，于桂娘被倭寇擄去，王翹兒因

與徐海有舊，受齊世昌重托，赴敵營說降。徐海歸順後被殺，王翹兒殉情，最後汪

43 
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年），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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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與桂娘終成眷屬，合祭徐海、王翹兒。

在這篇傳奇中，妓女出身的王翠翹俠肝義膽，機智勇敢，是個俠女形象，但

作者沒有故意拔高她，而是立足於現實，寫來合情合理。她最初答應齊世昌遊說徐

海，是出於對戀人的思念，而不是什麼國家大義。但畢竟時過境遷，徐海是否還是

舊時的徐海，她並沒有把握，故此行仍需過人的膽識。王翹兒只求與徐海長相廝

守，至於國家大事，她地位卑賤，根本沒能力解決。其次，齊世昌答應王翹兒徐海

歸順後，定會「奏朝廷功不小」，封她做小夫人，徐海和自己的性命都有保障。但

當她見到徐海後，震驚那個昔日與自己纏綿的情郎竟成了殺人魔王，所以更堅定了

說服徐海棄暗投明的決心。她使出渾身解數，首先以「舊情難消融」，哭訴別後的

相思，盼望徐海歸來；其次，以過去的「雲雨之歡」喚回徐海對過去的美好記憶；

最後又以投海相逼。徐海手足無措，在得知可保性命、富貴後，終於答應了她的請

求。另外，她起初赴倭營時並不知桂娘和小鸞被擄，是一日偶然聽到她們的哭聲才

發現的，遂幫助二人逃命。她讓于桂娘帶上自己的金牌以防海兵阻攔，並委託其向

齊世昌交一封實為軍情的「情書」。臨走時遇上官兵詢問，王翹兒命令道：「你們

須小心在意，各處尋風，提防奸細。」可謂膽大心細，臨危不亂，富於智慧。然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著作者又寫到汪璞與于桂娘結合的第二個大曲折。齊世昌將

軍懼內，錢興邦得知他急於求子，將從敵營逃歸的于桂娘獻給他，但齊世昌終不是

好色之徒，看見桂娘像大戶人家、容貌端秀，遂命錢興邦把人送回。然而不幸被齊

夫人發現，齊夫人醋意大發，為防止丈夫金屋藏嬌，強行扣押了于桂娘，後又與酸

婆合計，逼迫她自盡。酸婆和齊夫人決定半夜把屍體拖出後門扔到河裏，觀音得知

後，想到桂娘母女「持齋好善」，遂令韋陀救她回生。此時齊世昌在王翹兒和徐海

的內應下大敗倭寇，齊世昌下令處斬徐海，王翹兒百般說情，但齊世昌不聽，王翹

兒也投海殉情。最後汪璞與于桂娘相遇，有情人終成眷屬。汪璞請飛空為王翹兒和

徐海做水陸道場，求神靈保佑，度脫二人升仙。王翠翹從臨危受命、獨赴敵營，到

投海死義，自始至終是一重情重義的女子。她是全劇最出彩的人物，也是最悲劇的

人物。

齊世昌的原型顯然是胡宗憲，而幫嫌錢興邦則是胡宗憲的幕僚羅龍文。《秋虎

丘》演繹了汪璞和于桂娘、徐海與王翹兒兩對才子佳人的故事；一個是喜劇，一個

是悲劇。這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觀念，也與徐海與王翠翹故事已經成型，無法更改

有關。徐海與王翹兒，一個是海賊頭目，一個是青樓名妓，他們的結合為正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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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容，從一開始就具有悲劇性，不可能有圓滿的結果。

另外，宋起鳳的《稗說》寫王翠翹為嘉隆時名姬，浙督胡宗憲開府會城，有

次與幕僚徐渭、沈明臣遊西湖，遇王翠翹畫舫，姿韻流麗，世所罕見，命人打聽，

知是王翠翹。後徐海蹂躪東南沿海，胡宗憲於是以千金聘王翠翹，送與徐海，乘機

散布流言，離間徐海與其他倭酋的關係，最後全殲徐海部。胡宗憲大擺筵席，令徐

渭、沈明臣作詩，謂誰先成誰就得到王翠翹。王翠翹辭謝，說剿滅倭寇乃胡公智

謀，非妾之力，「但妾以一女子委身事海，海遇妾誠厚，略其恩而陰置之死，且使

將卒同時坑盡，於國法則得矣。妾不居然禍水哉。今日辱名公厚意，下嫁名流，妾

靦顏再事新歡，是妾既負海，更辱海甚矣」。請求胡宗憲撥一舟，祭海江上。眾人

聽翠翹語中大義，肅然起敬，後來翠翹趁祭海之機，沉江而死 44。王翠翹與徐渭，這

本來是王翠翹婚姻故事的另一種可能，其實也是才子佳人小說一類，但在這篇小說

中並沒有發展下去，王翠翹還是為徐海而殉身。

嘉靖時期的《清平山堂話本》卷二〈馮伯玉風月相思〉是最早在才子佳人故

事中摻合倭亂元素的小說。小說寫明洪武年間，馮伯玉與臨安趙將軍之女雲瓊相戀

而結婚，後倭夷來侵，上敕伯玉為靜海將軍，率兵征討，致使夫妻分離，雲瓊相思

成疾而死。這是因倭亂造成愛情悲劇的，但更多的是，把倭亂作為才子佳人完成建

功立業和洞房花燭的契機。如馮夢龍改編本傳奇《雙雄記》，寫吳縣東山人丹信與

劉雙二人都胸懷韜略，又蒙白馬龍王授劍，意欲報效國家。丹信叔父三木欲獨占家

產，誣陷丹信下獄，並牽連丹信妻子魏二娘、妓女黃素以及劉雙等人。這時，東南

沿海倭寇犯境，朝廷許獄中囚犯可以立軍功贖罪，劉雙叔父劉方正薦丹信、劉雙率

兵平寇，奏凱而還，丹信遂與魏二娘、黃素等人團圓。這類小說戲曲至清代更多，

如《玉蟾記》中寫張昆、曹昆、汪大鏞分別中武榜前三甲，三人領大兵征倭。其中

穿插張昆與十二美人的風流韻事，張昆功成後，與眾美團圓，湊成十二緣，同享富

貴。《玉樓春》雖將抗倭的年代拉至唐代宗年間，但應是以明代相應史實為依據。

小說寫邵卞嘉因得罪權奸盧杞，受到迫害，父子分離。卞嘉之子十洲在逃難過程

中，先後與玉娘、翠樓、春暉等佳人相戀。最後，盧杞貶死，十洲會試中二甲第一

名，其子邵才中探花、邵學中二甲、繼祖中三甲，父子四人同登金榜。因倭寇起，

44 
〔清〕宋起鳳：《稗說》卷 1，收入謝國禎編：《明史資料叢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輯，頁 17-19。



•   131   •

明清倭亂題材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書寫文哲論壇

欽命十洲為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都察御史，邵才為四省監軍，協同禦寇，

父子得以相認。十洲得術士李虛齋相助，大破倭寇，升千戶侯。在這部小說中，征

倭成為十洲父子、夫妻團圓的契機。還有《蜃樓外史》、《雪月梅》、《綺樓重夢》

等，皆是如此。無名氏的《泮宮緣》、《錦蒲團》、《全家慶》等，也都敘主人公領

兵征倭，功成授爵，與自己心目中的佳人結為夫妻。

清代王翠翹故事主題的轉移，與胡宗憲之死等因素有關。嘉靖四十一年

(1562)，南京給事中陸鳳儀以貪汙軍餉、濫徵賦稅、黨庇嚴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彈劾

胡宗憲，世宗下令將其逮捕押解進京，次年春天，胡宗憲奪職回鄉。嘉靖四十四年

(1565)三月，抄羅龍文家時發現，胡宗憲被彈劾時寫給羅龍文賄求嚴世蕃作為內援

的信件，信中附有自擬聖旨一道，世宗大怒，對胡宗憲降旨問罪。這年十月，胡宗

憲再次被押赴至京，不久瘐死獄中。儘管隆慶六年 (1572)得以昭雪，但當時及清

人都認為他是一個並不完美的人物。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評價其云：「憲才望

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趙，卵翼成功。耿秉因竇憲勒勳，杜預事朝貴甚謹，封

疆之吏，固應折節乃爾耶？」45清人修史，東林黨人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重道德評

價。其次，時過境遷，清人體會不到明人所遭受的倭亂之痛。因此，王翠翹題材的

文學作品，就不再是展示民眾在倭亂中的悲慘境遇，也不再是歌頌抗倭英雄，而是

表現王翠翹的感情生活和個人魅力。

（三）古今第一奇女子

如前所說，至清代，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由

於中日兩國都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兩國基本處於隔絕狀態；同時，由於時過境

遷，清人對明代倭亂的記憶已逐漸模糊，也沒有明人深受倭害的錐心之痛，因此小

說一般採用誇張和娛樂化的表現手法，抗倭英雄大多得到一本天書，有呼風喚雨、

請神召將等超自然本領。戰鬥的輸贏被曲解為法術的比試，創作風格呈現出明顯的

神魔化傾向，主要人物也由前期的歷史人物變為虛構人物。」很多小說把抗倭鬥爭

與才子佳人題材糅合在一起，通過剿倭立功抒發底層文士發跡變泰的夢想，一反傳

統才子佳人小說私訂終身、金榜題名等俗套 46。特別是晚清時期，由於西方進步思

45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頁 870。

46 
萬晴川：〈明清「抗倭小說」形態的多樣呈現及其小說史意義〉，《文學評論》，2015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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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輸入，傳統思想大大鬆動，在抗倭小說中，人們不再對女性的道德有過多的要

求，而更推崇智慧性的新女性，也即男性化的女性。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沒有文

獻史料作為依據 47，完全是作者根據時代的要求虛構出來的；與第一種女性的描寫

「是這樣」、第二種女性的描寫是「可能這樣」相比，我們稱第三種女性是「應該

這樣」，即作者認為女性在那樣的處境下應該這樣處置。

長篇白話小說《雪月梅》的作者陳朗，字蒼明，號曉山，晚號鏡湖逸叟，里居

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詳，約乾隆中前後在世。《雪月梅》以嘉靖三十四年 (1555)張經

所指揮的王江涇大捷為藍本，描述了岑秀等平定倭寇的故事；其中華秋英，就是一

個嶄新的抗倭女性形象。她原是書香舊族，父親華宣是個寒士，她十二歲時，父親

因欠官銀，追比不過，無奈將他賣身抵償給黎家，黎老夫婦因無子女，見他是個舊

家兒女，又生得秀美聰明，把他視為親生女兒撫養。後來生父和養父母相繼離世，

華秋英一力殯葬，剩下孤身一人。在倭寇攻入上海時，她與一大群婦女被擄，她身

上藏有一口小利刃，準備倭奴來犯時，拚死反抗。一日早晨，有個身長力大的倭奴

來犯秋英，秋英天生靈巧，與倭奴接觸數日，已學會了他們的語言，見這倭奴來

犯，故意將這倭奴誘至無人的樓房裏，趁其不備，將他刺死，得以逃脫。在獲得官

軍救助後，又為官軍傳遞消息，出謀劃策，使官軍轉敗為勝。在抗倭戰爭中，她結

識了抗倭將領殷勇，兩人結為伉儷，此後秋英得仙人所授兵書和槍法，心領神會，

頗得其妙，「自成親之後凡遇出兵，即戎裝貫甲臨陣督戰，所定計策無不奇中，且

又能知書達理，一應文檄俱出其手。殷勇屢立大功全得華氏夫人之力，後來晉封一

品夫人」。

《載陽堂意外緣》作者為周竹安，名秋齋，竹安似為其字，武進人。《載陽堂意

外緣》有光緒己亥 (1899)季春上海書局石印本。小說寫嘉靖年間有夫之婦尤環環

及婢女悅來同有婦之夫邱樹業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為達到長期廝混的目的，還將

樹業過繼為子。但作者不但對她們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未加譴責，而且把她們描寫

成智勇雙全的英雄形象。當時流倭作亂，到處劫殺姦淫。環環早做準備，在家中設

下陷阱，又募集勇士守衛。第一波闖入尤家的倭賊有三四百個，尤氏拔出劍，率領

頁 203-210。
47 
明代馮夢龍《情史類略》中記載戚繼光夫人王氏「威猛，曉暢軍機，常分麾佐公成功」，後世有

不少有關她的故事流傳，後期「智慧性」女性的塑造或許也受到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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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個勇士出去迎戰，將賊寇殺盡。接著，第二波又有七八百個賊擁進門來，尤氏

等爬上曬臺，撒下幾擔散石灰，頓時煙塵蔽目，眾賊頭昏眼暗，亂鑽瞎撞。秋容令

拉下機關，將眾賊陷入地窖而死。尤氏等又趕出門外，追殺倭賊數十人。正在收入

之際，滿城大小文武官員，領著幾千官兵趕到了，見此俱有慚色。環環等因殺賊有

功，受到朝廷封賞。皇上欲召用樹業，因嚴嵩阻攔而罷。後來樹業、尤氏、悅來力

行善事，最終成仙 48。

吳熾昌文言小說集《客窗閒話》卷一〈查女〉（古吳靚芬女史賈茗輯《女聊齋

志異》卷二〈查女〉與此文完全相同）也塑造了一個智勇雙全的女性形象。吳熾昌

字炳勳，號南皋，四會鎮東門人。貢生出身。清同治九年 (1870)被薦為候選郎中，

後被調到廣西差遣委用，此後先後被委任為代理柳州知府、總辦西山礦務，兼辦開

平煤礦事務。光緒十二年任道員。光緒十四年受命辦理津沽鐵路事務，誥授通議大

夫，晉授榮祿大夫。光緒十七年，負責勘測東三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光緒

二十年 (1894)告假回鄉。可見他不能不受到新思潮的影響。小說寫萬曆間，倭寇至

鹽官州，猝不及備，官吏棄城逃竄。有查氏女者，年已及笄，慧中秀外，久失恃。

聞寇至，請父兄同眾奔避，曰：「女兒足弱，不能追隨，途中慮有牽顧，俱罹於

禍。莫若女自為計，決不貽羞，恐亦不至遽死也。」寇急，父兄迫之，堅持不行，

父兄泣捨而去。女平日閱《本草》，知道有種「鬧揚花」的藥，服之即死，周時可

醒，因而預先購得，遂密縫上下衣，研藥為末，以備使用。第一次當倭寇來時，查

某服藥而死，因而免遭倭寇姦淫；第二次在倭王立查女為正妃的慶功宴上，密與倭

王服之，結果倭王昏死，王弟弑兄，世子興兵伐罪，倭國內亂；第三次是在倭王昏

睡時，竊得符印，謊稱家有定風寶珠，倭王命倭將同回中國取之。查女又密以藥麻

倒諸將，將他們全部殺斃，救回全部被倭寇擄去的女子。在這篇小說中，查女憑著

自己的知識和智慧，不費吹灰之力，立下殲倭大功 49。

上述新女性形象的形成，其實與明末清初以來才子佳人小說所提倡的理想佳

人有關；作者不但認為佳人要貌美，還要有才智，有風韻，有情感。她們的綜合素

質很高，觀察細膩，目光敏銳，能洞悉現在和預見將來；而且膽識過人，不出閨門

而運籌帷幄，從容地化解所面臨的危機。如《玉支璣小傳》中管彤秀面對惡霸的強

48 
〔清〕周竹安：《載陽堂意外緣》，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第 4輯。

49 
吳熾昌：《客窗閒話》（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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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提出面考詩才，使卜成仁知難而退。在保全自己的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了聲

名。其後她的意中人長孫肖多次遭卜成仁暗算，皆被管彤秀一一識破，並暗中幫助

他脫離險境。《兩交婚》中辛古釵遇暴雷逼婚，但她沉著應對，以貼身丫鬟代嫁，

既保全了自己，又不至於得罪暴家。《好逑傳》中水冰心孤身一人，但她膽識過

人，憑著自己的機智一次次化解過公子和水運的威逼利誘、強娶豪奪，從而保住了

自己的完璧之身。她們所學到的知識，使她們具備一種化解現實危機的能力，不僅

能很好地保護自己，還能幫助別人，特別是使自己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不受侵害，從

而維護自己的利益。這說明，在明末清初上層階級的婚姻關係中，對女子的文化修

養提出了一種新的要求，這種要求不僅僅出於家族利益的考慮，也出於個人心理和

精神滿足的內在需求，「實際上，在江南的城市中，愚昧女性是被許多受教育男性

所回避的」50。

三、結　語

上述倭亂中女性的三種不同書寫方式，具有重要的文學和社會意義。首先，對

此前傳統的創作思想與審美趣味都有顛覆性的變化。倭亂是明代的一件重大歷史事

件，促使明代小說家關注現實問題，創作思想、審美趣味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前期風行一時的歷史演義、神魔小說開始讓位於描寫當代事件的時事小說。在傳統

小說戲曲中，女性一般是愛情的主角，不是捧心的病西施，就是出口成章的女才

子，或者是人盡可夫的蕩婦。而有關涉倭文學作品，不僅真實地描繪了她們在倭亂

中的苦難遭遇，而且塑造了機智勇敢的女強人形象；她們不再是同情的對象，而是

值得欽佩和讚美的英雄，這是以前的文學作品中從未見過的、光輝奪目的、嶄新的

女性形象。月岩氏在第一回前〈《雪月梅》讀法〉中說：「華秋英是第一人物，歷觀

諸書，有能詩賦者，有能武藝者，有絕色者，有膽智者，而華秋英容貌才華、膽量

武勇無不臻於絕頂，當是古今第一女子。」51其次，倭亂中的女性形象的變化，是

社會變遷的反映。倭亂之初，涉倭文學作品的作者，都親身經歷過倭亂，他們是以

50 
高彥頤 (Dorothy Ko) 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5年），頁 174。
51 
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煙粉小說（三）：才子佳人》，收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

（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 10輯，不註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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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態度記錄那段歷史，所以倭亂中女性故事是寫實的；至明末清初，倭亂的創

痛暫時撫平或淡忘，人們興趣就轉向了倭亂中的那些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才子

佳人和英雄美人，因而這時期倭亂中的女性書寫， 只有一點史實的依據；至清末民

國，由於新思想的輸入，舊道德有一定程度的解體，使人們不再糾纏於個人道德，

而是更注重其個人對國家的實質性貢獻，所以，倭亂中的女性形象就變成人們對新

女性的圖解。

後記：本文原是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2017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所

舉辦的學術會議「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而提交的論文，很多專家學者提出了寶貴

的修改意見，在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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